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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世界的故事

我的主啊1，迟至今日我才呼唤您，尽管姗姗来迟，可它却是我对您永恒的
呼唤。它发自宇宙的最底层，在那里，我苟延残喘着把这个世界和那个世

界的生命走完。所以，我茫然不知身在何处。这是一所终生囚禁我的疯人院，我在那
里呼唤着您。我甚至不知我竟然身陷疯人院，因为这里一切正常 屋子开着窗户，虽然
窗户是倒着的。当我从那个世界跨进这个世界后，疯狂因子在我脑子里滋长，使我的
意识一片混乱。我身陷疯人院，可却不是狂人。甚至这个我苟活着的世界，也比您的
那个要强。然而不幸的是，我把什么都忘了，甚至记不起自己是谁，我这个身体又属
于谁。我忘了我是天生的天主教徒，还是后来皈依天主教的，就是希腊的东方教派重
新信仰天主的那会儿。也许只有在这强加的信仰里，我才能找到永恒的救赎。不知是
我克罗地亚的灵魂寄宿在一个塞尔维亚的躯体里，还是我塞尔维亚的灵魂寄宿在克罗
地亚的躯体里；我也不知自己姓甚名谁，是自己的还是受洗后的名字。

名字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我自以为是马丁诺维奇家的女儿，叫善媛，在旁涅卢卡市附近的一

个叫萨尔高瓦茨镇的民办小学当老师，学生中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混杂。在克罗地亚
刚独立那会儿，旁涅卢卡差点儿被定为新首府，并改名为“反城”。也许有人会分辩：
不是叫“反城”，而是叫“安提城”（克罗地亚语里“反”的读音为“安提”译注）。这不是真
话。我从自己的意识里，从这所被驯服的疯人院，向您保证。

历史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当时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除了克罗地亚人，其他民族的百姓根本

无法生存。如有谁不愿意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乌斯塔什”（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的名
称，译注）的人就会把他除掉；如有谁妨碍了“乌斯塔什”的步伐，连七岁的孩子也不
能幸免。我学校里的这些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孩子，于是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
在他们偏执疯狂的意识里，认为“希腊教派，非正宗教派”，应该用铁的扫帚将他们从
萨尔高瓦茨小学清除干净。十分不幸的是，我当时正在这所小学教书。而您的教会，
为了建立“上帝的国土”，默许了铁帚行动，甚至还在一旁推波助澜，在这些所谓的“爱
国主义”行动中，对一些打破了薄弱的宗教道德伦理底线的行为，仰仗着您的怜悯之
心，觉得都能得到您的宽恕。

宽恕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那一天，格里高利历1942年2月7日，“乌斯塔什”组织安戴-巴维列奇

的第二行动纵队闯进了学校，为首的是米斯洛夫上尉、日烈奇队长和您的一个仆人—
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的神父。

而这个被教皇封圣的天主教会友伊万 麦尔查为何其人也？他忠于教会，追随那
个为争夺圣座玩弄权术的教皇，像鹰一样为克罗地亚青年指明飞向太阳之路。就是这
样一个人，被您封为了圣徒。据说，那个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的神父叫米洛斯拉夫-菲
利浦维奇，也有人说他叫托米斯拉夫-菲利浦维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叫弗耶科斯拉
夫-菲利浦维奇。虽然关于他的名字众说纷纭，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众口所指的
是同一个撒旦。一个被上帝抛弃了名字的撒旦。

1 说的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3年6月22日来到旁涅卢卡市的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要为天主教
会友伊万-麦尔查主持封圣仪式。而这个伊 麦尔查， 卒于1928年， 生前是“非天主教徒者必亡”这一信
条的忠实信徒。那天要在他的出生地， 即当时新独立的乌斯塔什国家为他封圣，而封圣仪式的地点
就选在多年前，即1942年2月6日，菲利浦维奇神父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决定，2
月7日，对德拉高查耶、莫提卡和萨尔高瓦茨这三个村子的塞族居民进行灭族清洗。第二天，这一决
定被彻底执行。在菲利浦维奇神父的直接指使下，共屠杀2298名塞尔维亚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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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那个撒旦神父威逼我拿着学生点名册，将东正教孩子与天主教孩子

分开，强令我把这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着的孩子分开。我把他们分开后，不知
道会是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尽管我当时没有亲见，后来听人说，那些身穿黑服的
人，为了对天主教孩子进行法西斯教育，竟让他们上所谓的教育课，让他们亲眼目睹
这场悲剧，看着那些人性泯灭的畜牲们如何屠杀他们的同龄人。我不清楚这些塞尔维
亚孩子最后是如何被杀害的，也不知道在杀害塞尔维亚孩子的同时，是否也戕害了天
主教孩子。我也不清楚屠杀现场的确切地点，教室？校舍的走廊、楼梯？校园？还是
在阅读课本里？我能够记得的唯有他们温柔的眼睛，他们看向我时祈求的眼神，还有
嗜血的魔鬼站在一边将手榴弹在两手间来回不停地换来换去。而我是那样的无助。

这是我记忆里从您那个世界带来的最恐怖的画面，因为我已早不属于那个世界
了。

后面发生的事，难以在这个故事里一一道来。
那些丧心病狂之兴举，难以用言辞表达。
故事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那些黑衣人闯进学校时，正值隆冬二月，齐腰积雪把世界上的一切

都覆盖住了。他们一个个脸上无半点表情。如果我擅长漫画，我会把他们画成一只只
丑恶的蟑螂。可遗憾的是，我并不擅绘。我也不知该如何描述他们，对于他们的罪
行，世上所有语言都嫌贫瘠。甚至像这些骂人的字眼：畜牲、狗娘养的、恶棍、狗杂
碎，都远不足以形容他们。

那是何等的悲惨。
我的主啊，语言是假，惟上帝是真。
他们武装到了牙齿。我从他们的口音里听出来，除了领头的那几个，其他都是

黑泽哥维那人。后来有人说，他们为了不惊吓到孩子没有开枪。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
传出的，说那些刚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是用匕首杀死的–乌斯塔什法西斯分
子专用的匕首，还有木棍、斧子、叉子、刺刀。许多孩子甚至是被按在木板上，用一
种称为“砸塞尔维亚”的金属球砸死的。有人说，杀人凶器都是钝器，这样不会发出声
音。我无法见证这些血腥。我只记得那一双双惊恐哀求的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
眼睛。那些充满了恐惧、挣扎、惊惧和死亡气息的眼睛！我还记得一个细节。记得一
个抡着“砸塞尔维亚”金属球的刽子手，他的指甲都被血染红了，金属球砸下去的时
候，旁边一个刽子手往后跳开一步，以免被男孩飞溅的脑浆溅到，而大雪则吞没了孩
子的惨叫。

别的我都不记得了。
除了那些在梦中也不放过我的眼睛，它们让我失去了理智。
世上没有比这些更血腥的罪恶了。
罪恶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后来意大利领事写的那份关于1942年2月7日发生在萨尔高瓦茨小学

的56名东正教孩子被集体屠杀事件的报告，并不准确；而办事一字一板的德国人所记
载的一共杀害53名孩子的报告也有误差。希望您能够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无论
如何也不想拿遇害者的生命来玩弄数字。那天，一名叫德-库鲁佐维奇的女学生去她在
波里克的阿姨家了，没有来学校上课，因而幸免于难。否则，德国人的记录就对了。
我以那个世界向您保证所言属实，因为这世上已无任何约束让我不道出实情。

数字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当我有幸变成一狂人，一切便都结束了。我丧失了理智，不是因为

我无法承受在泪水里浮现的一幅幅血腥画面；也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人类短暂的属性如
何被洗去、生命的意义和无意义被深刻揭示的场景。让我疯狂的是因为杀戳之后，那
个人性泯灭的魔鬼竟让我在那本血淋淋的生死薄—学生名册上，在每一个遇害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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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旁注上“自然死亡，时间：1942年2月7日”。我无法容忍自己的尊严被如此践踏，
我不能用自己的手在学生名册上写下这些孩子是自然死亡！这件事上我承认我有罪。

以基督和圣母的名义，我祈求宽恕。
请万能的主惩罚我吧。
从那一刻起，我没有慰藉。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无法安宁。我永远不得安

宁，永远得不到救赎。
这一时不慎便使我今日遭受惩罚。我被记忆和追悔撕成碎片，早已远离至善至

美的道路。至于我究竟是如何发狂的，却知之甚少。也许是因为无法忘怀那天发生的
一切，天天受着精神折磨，紧绷的神经一天天脆弱下去，在恐惧不安中搏动着。我时
时能感觉到，甚至感受到了神经的四分五裂。我在梦中试图将自己归于虚无聊以自
慰，但也无济于事。就当肉体与神经系统纠结在一起，被困在纠结一团的无数血管中
时；当我开始拒绝呼吸；当意识到我已无法再承受这一切，包括那次，当他们宣判我
是属于那个世界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受，从那一刻起我就被绝望埋葬了。

我现在隶属那个世界，我永恒的世界。
人能够承受一切，除了死亡。
死亡是假，惟上帝是真。
我的主啊，您是个朝圣者，流浪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您同时也是个专门从事

欲望买卖、股票收购、宽恕罪恶的流浪神父，因此只有见过这一个和另一个世界的
人、只有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的人才能对您作出忠告：别贪图旅行；别迷恋飞机跑
道；别热衷于把那些穿着笔挺衬衫或者蕾丝裙子的孩子高举在头顶、抚摸他们的头
发；不要光顾把手放在信徒们的额头给予祝福–请多关注永恒吧。

我受够了所谓的意义；受够了虚假的道德；受够了出歾的眼泪。
屠杀从未催生过任何正义，这次也不例外。
我以前从不知道，直到现在才明了，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东方西方，只有一个

芃蒂岗。
当我得知，您作为流浪的福音见证人来到这一块罪恶的土地，像您这样一位享

有崇高地位者来到这个有大教区古提奇主教、旁涅卢卡教区比洛格里维奇神父、斯提
洛维奇大法官以及其他几个神职人员参与的大屠杀密谋之地，我以为您也会以罗马教
堂的名义前往萨尔高瓦茨小学。我以为您会去凭吊那个在圣教皇眼皮底下从事罪恶、
并受到庇护的地方；我以为您也会造访这个今天叫做塞尔维亚的米兰诺瓦茨的、无辜
牺牲者曾经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地方，来到这个小学生惨遭杀戳的地方祭祀您的皇
冠；我以为您会前来聆听那些游荡在学校的冤魂的声音，聆听他们死去的喧笑、死去
的快乐以及他们吟诵的死去的诗歌。

我备下了纸牌，不，准确地说，那算不上是纸牌，而是写了那些孩子姓名的报
纸，可是他们不让我贴不让我挂。不让我贴在学校的通告牌上，不让我贴在学校门
口，甚至不让我贴在学校里的一根树杆上。

就连学校的围墙上也不让我张贴。
请不要问我他们是谁。说出来谁也不信！他们竟是塞尔维亚人的教育部！区政

府同意了，市民们也要贴，学校校长和校理事会都主张贴，可教育部却偏偏不让。
他们声称现在还不是贴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桥梁建设上，而

写着被害者姓名的报纸会让他们的灵魂不得安宁的。当塞尔维亚遭受迫害的真相终于
可以昭告天下时，却是时间不对！是的，就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这些被害
孩子的故事会流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会受到良知的谴责。

因为，有一种故事永远不会随时间消失。它们到处流传却又深深根植于我们心
里。这样的故事比故事本身更经久，经得住任何毒虫蛇豸、邪恶势力的攻击，能够与
天地共存。

它们不怕火烧、毁灭和遗忘。
它们不怕被掩盖和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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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学生的姓名无法被抹去，不能如此随便地就被抛进空虚。
我的主啊，报纸不是假的！不论它多么单薄脆弱，可大雪覆盖不住，不管风吹

雨淋日晒，就是烈火也不能把它化为灰烬，野草不能将它掩埋。尽管字迹会退，会
淡，纸也会烂，可它后面的一切都会变得更澄明清晰，逝者的名字会如凤凰涅磐般复
活。

拉道伊卡, 西蒙, 约翰, 叶莲娜, 杜山, 杜山, 约婉卡, 杜山, 德拉高米尔, 玛拉, 米兰, 奥
斯托亚, 米莱娃, 久罗, 米兰, 杜山, 高斯波娃, 德拉吉查, 拉德米拉, 米洛拉德, 奥斯托亚, 斯
拉夫科, 杜山, 佐尔卡, 高伊科, 兹德拉夫科, 米兰, 奥斯托亚, 布郞科, 德拉吉查, 斯拉芙
卡, 柳比查,米莱娃, 玛拉, 米塔尔, 达琳卡, 娜达, 斯万托扎尔, 布郞科, 维道萨娃, 约万, 米洛
什, 兹德拉夫卡, 斯塔门娜, 安卡, 布郞科, 米莱娃, 玛丽娅, 娜达, 日夫科, 米兰和米利沃
耶。

应有一种更高形式的正义存在。
应有一个不失偏颇的审判者存在。
晚安，我的主啊！

翻译: 万翡
Prevod:  Mo Wei




